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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佛書之環流——以｀｀三經義疏＂為例

王勇

浙江大學

摘要：中古時期整個東亞漠字文化圈中的交流頻密，其中日本遣唐

使不僅前往東土求取宗教與世俗典籍，同時也會將日人撰述典籍帶入

中國，其中就包括傳為聖德太子所著的｀｀三經義硫＂ （即《勝鬘經義

硫》《維摩經義硫》《法華義硫》）。道些典籍吸收了中國南朝的佛教思

想成杲，並由朝鮮半島的學僧協力完成，再依循著｀｀書籍之路＂在東

亞乾圍內流播。此文即先梳理｀｀三經義硫＂成書之歷史，并依次考訂

入唐求法僧攜帶書籍入華的史實，最後從宏觀的角度來論證整個東亞

漢文文化圏中書籍環流所具的影響和意義。

闢鍵詞：書籍環流、 ｀｀三經義硫＂、入麿僧、東亞文化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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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兩漢之際，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；公元 384 年，胡僧摩羅難陀（四

世紀）自東晉人百濟，枕流王 (385 卒， 384-385 在位）延之入宮。《三

國史記·百濟本紀》說｀｀佛法始於此"。 1 爾後約經 170 年，百濟聖明王

(523-554 在位）遣使倭國，獻｀｀釋迦佛金銅像一軀、幡蓋若干、經論

若干卷"\佛教自此完成自西徂東的傳播歷程。

佛教在東亞區域內的興盛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書的漢譯及其

傳播。歷史上雖然盛傳梵僧白馬馱經東來、唐僧西天求法而歸之類

的佳話，那畢竟只是偉人奇士演奏的 ''~13春白雪＂。佛教乃隨著佛經

的漢譯而普及世間，繼而傳播至漢字文化圈內的周邊地區。漢字文

化圈內書籍的環流，構成東亞文化交流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。

有唐一代，日本遣唐使不僅從中國攜歸大量典籍，同時也將日

本人撰著的書籍傳人中國。傳為聖德太子 (574-622) 所著的｀｀三經

義疏''（即《勝鬘經義疏》《維摩經義疏》《法華義疏》），在吸收中

國南朝佛教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由朝鮮半島的學僧協助完成，並

循著｀｀書籍之路＂在東亞範圍內流播。其中，《法華義疏》和《勝鬘

經義疏》由遣唐使數度攜人中國，唐僧明空讀到《勝鬘經義疏》後，

抄其要義，為之註疏，撰成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，成為唐代中日書籍

交流之佳話。

本文先梳理｀｀三經義疏＂成書之經緯，次稽考入唐僧攜書人華

] （高麗）金富軾 (1075-1151) 編《三國史記》（奎章閣本）卷二十四《百濟本紀

第二》，第十葉。
2 舍人親王等撰《日本書紀》卷十九，欽明天皇壬申年 (552) 十月條。柬京：經濟

雜誌社， 1915 年， 392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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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史實，最後論證東亞文明圈中書籍環流所具的影響和意義。

一、｀｀三經義疏''成書經緯

所謂｀｀三經義疏＂，是《勝鬘經》《法華經》《維摩經》三部佛

經註疏之合稱，傳為 H本聖德太子所撰，後世取其宮號習稱｀｀上宮

疏＂。據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，三疏的撰年（完稿）依次為：

《勝鬘經義疏》一卷 (611)、《維摩經義疏》三卷 (613)、《法華義疏》

四卷 (615)。這三部傳存至今的佛教章疏，比日本最古的兩部史書《古

事記》（712) 和《日本書紀》 (720) 還早約百年，是已知日本人撰寫

的首批漢文典籍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

關於｀｀三經義疏＂的作者，有些學者對七世紀初的 H本人是否

有能力撰寫如此鴻篇巨製表示懷疑，提出中國僧撰、朝鮮僧撰、渡

來僧撰等諸種假設，但筆者傾向於奈良時代開始流傳的聖德太子撰

說，主要依據如下＼

其一，釋講《勝鬘經》和《法華經》。聖德太子釋講《勝鬘經》

之事，見諸《日本書紀》推古十四年 (606) 七月條，其後續講《法

華經》，天皇賜予播磨國水田 100 町。類似的記載亦見於《上宮聖

德法王帝說》《法隆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》《延曆僧錄．上宮

皇太子菩薩傳》等，諸書多將講經和製疏聯繫在一起。倘若講經

實有其事，那麼以講稿為基礎整理成書，也就不是沒有可能了。

3 為避行論冗長，文中僅列論據，不做展開。詳見王勇《聖德太子時空超越——

歴史恋動力屯允慧思慧思後身説》第四章《上宮疏吟中國^<1)流布》，束京：大修館

書店， 1994 年 7 月，第 233-32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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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：聖德太子《勝鬘經講讚圖》（日本兵庫縣斑鳩寺）

其二，遣隋使人華求書。聖德太子在講經翌年 (607) 七月，派遣

小野妹子 (565-625) 入隋。關於遣隋使的使命，日本史籍《經籍後傳

記》記載：｀＇是時，國家書籍未多，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，買求書

籍，兼聘隋天子。 ',4 《延曆僧錄．上宮皇太子菩薩傳》及《宋史·日本

傳》則云｀｀取先世持誦《法華經》七卷＂ ｀｀求《法華經》＂＼花山信勝

博士注意到遣使在講經翌年，推測｀｀聖德太子為了把講經草稿整理成

《義疏》，不再通過朝鮮半島，直接遣使入隋求取參考書及紙、筆、硯、

4 田中亻建夫《善隣國寶記·新訂續善隣國寶記》，束京：集英社， 1995 年，第 34 頁。
5 高楠順次郎、望月信亨等編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《上宮皇太子菩薩傳》，柬京：

佛書刊行會， 1912-22 年，第 112 冊，第 2 頁；《宋史》卷四百九十一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
1985 年，第 14132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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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等＂＼奈良時代 (710-794) 的佛教文獻，多記載小野妹子赴南嶽

衡山取回佛經的傳說，因此遣使與製疏當有某種關聯。

其三，法隆寺藏《法華義疏》稿本。這部稿本原為法隆寺舊藏，

明治初年獻納給皇室，被指定為日本國寶。卷一首題｀｀此是大委國上

宮王私集非海彼本"14 字，本文墨書存頗六朝（或隋朝）遺風，專家

考定書寫年代不晚於推古朝 (593—628), 寺傳皆云出自聖德太子親

筆。文中塗抹添改之處隨處可見，花山信勝博士認為，這是聖德太

子直至晚年修改不輟的手稿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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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: 《法華義疏》

稿本（日本柬京國立

博物館法隆寺舘）

6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《法華義疏》解題（花山信勝執筆），柬京：講談社，第 97

冊，第 18 頁。
7 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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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四，奈良時代的傳抄、著錄與引用。天平年間 (729刁48) 的早

期寫經文書屯散見數例書名、卷數、用紙相同而不著撰者的《法

華義疏》和《勝鬘經義疏》，有人據此否定聖德太子親撰說。對此，

大野達之助認為，按照天平寫經的習慣，不著撰者正說明不言自明＼

從天平後期開始，正倉院文書中的《經疏檢定帳》 (747)、《寫經所解》

（同上）、《本經疏奉請帳》 (749)、《寫疏佈施勘定帳》 (751), 《經疏

出納帳》（753)、《奉寫章疏集傳目錄》（同上）以及《法隆寺伽藍緣

起並流記資財帳》（747\ 《法隆寺東院伽藍緣起資財帳》 (761) 等均

明記是｀｀上宮撰'\奈良時代｀｀三經義疏＂不僅作為｀｀上宮撰＂被廣

泛傳抄、著錄，而且智光的《淨名玄論略述》、壽靈的《華嚴五教章

指事記》及唐僧法進 (709刁78) 的《沙彌十戒並威儀經疏》等，均

在書中加以直接徵引。

其五，｀｀三經義疏＂的徵引書目。｀｀三經義疏＂在撰述過程中，

參考了大陸和半島的佛學成果，而尤以南朝梁的三大法師為圭臬。

概而言之，《勝鬘經義疏》祖述莊嚴寺僧旻 (46千527) 的學洸，《維

摩經義疏》依據僧肇 (384-414) 的《注維摩詰經》十卷，《法華義疏》

參酌光宅寺法雲(467-529) 的《法華義記》八卷。從徵引書目分析，

｀｀三經義疏＂繼承了中國南朝的佛學傳統，佐證成書年代當在隋唐

章疏傳人日本之前。

其六，《法華義疏》所依本經。《法華經》前後共有 6 種譯本，

現存西晉太康七年 (286) 竺法護 (231-308) 譯《正法華經》、姚秦

弘始八年 (406) 鳩摩羅什 (344-413) 譯《妙法蓮華經》、隋仁壽元

8 大野達之助《聖德太子釘硏究：毛吟仫教匕政治思想》，柬京：吉川弘文館， 1970

年 5 月，第 8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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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(601) 達磨笈多 (529-619) 譯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等 3 種。後世

流布最廣的《妙法蓮華經》（鳩摩羅什譯）原本為七卷二十七品，隋

唐時代增益《提婆達多品》和《普門品偈頌》而成八卷二十八品＼《法

華義疏》所本《妙法蓮華經》正是七卷二十七品的原譯，說明成書

在增益本（八卷二十八品）流行之前。

如上所述，從墨書風格、抄經目錄、所依本經、徵引書目等綜

合判斷，｀｀三經義疏＂大約成書於隋唐之交；乂因文中多以｀｀私譯" `'私

意＂ ｀＇私懷＂等闡發己見，語言偶有不合漢語規範之處（即所謂｀｀和

臭＂），恐非出自中土漢人之手；再聯繫到聖德太子弘揚佛法、講經

建寺、遣使求書等諸多事跡，奈良時代以來傳承的聖德太子親撰說，

當非空穴來風；日本國寶《法華義疏》稿本出自聖德太子手筆一說，

亦不宜輕易否定。

關於｀｀三經義疏＂的撰者問題，學界雖議論紛紛，但諸說分歧

之焦點，似乎在於認定｀｀撰者＂的標準古今相異。川岸宏教指出：｀＇討

論古代社會的思想和信仰時，考慮到其發展的歷史，欲從中析出完

全獨創的東西，事實上近乎不可能。因而，即使不是聖德太子個人

撰寫的著作，而是受其保護的學僧們共同的成果，亦無妨視作推古

朝佛教治國方策的理論根據。 ',10

在古代東方社會，個人的獨創精神頗受輕視，集體成果往往以

9 隋唐時代的佛經目錄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《眾經目錄》《大唐內典錄》《大週刊定

眾經目錄》等，均明記鳩摩羅什原譯為｀｀七卷＂。（唐）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引《出

三藏記集》云：｀｀新法華經初為七罨二十七品，後人益天授品成二十八品。＂高楠順

次郎、渡邊海旭等編纂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（此後略為《大正藏》；柬京：大藏經刊

行社， 1924-1932 年）編號 2154, 第 55 冊第 512 頁中攔第 23 行。

1O }Il 岸宏教《太子<l)1A教興隆政策》，收入武光誠等編《聖德太子全覧》，柬京：新

人物往來社， 1988 年 11 月，第 8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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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之名問世，故以近代史學的原則律定古籍之歸屬，似非完全

可行。《聖德太子傳曆》在講經記事之後云：

件等二經，太子略羕義疏，未有流通。高麗惠慈法師

以下，各在講場，咨其所得，太子取捨，合其正理。自此

始有究竟之志，後年製畢。 II

聖德太子在講經之前擬有草稿，後又參酌外國學僧的意見進行

修改，這大概比較客觀地反映了｀｀三經義疏＂成書過程的實際情況。

二、《法華義疏》流播傳說

聖德太子將《法華經》的二十七品一分為三：《序品第一》為｀＇序

說＂，《方便品第二》至《分別功德品第十六》前半為｀｀正說＂，《分

別功德品第十六》後半至《普賢勸發品第二十七》為｀｀流通說＂，並云：

｀｀聖人說法，非但當時蒙益，遠及末代，同獲今利，故第三有流通

說。 ',12

上述｀｀流通說＂觀，正如花山信勝所論，可以視作聖德太子遣

使人隋求書、撰著｀｀三經義疏＂的主要動機之一巴不唯如此，｀｀三

經義疏＂在高句麗的流播，也與聖德太子的上述理念或直接或間接

有關。

高句麗僧惠慈（一作｀｀慧慈＂）於推古三年 (595) 來到 H本，被聖

德太子延聘為｀｀內教（佛教）＂之師，與百濟僧慧聰（生卒不詳）並

11 《聖德太子傳曆》上卷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1 奉，第 133 頁。

12 聖德太子《法蓽義疏》卷一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第 1 卷，第 316 頁。

13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《法蓽義疏》解題（花山信勝執筆），第 97 卷，第 20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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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｀｀三寶之棟梁＂。聖德太子在講經製疏過程中，每遇滯疑輒詢於師，

有時相互切磋，所以說｀｀三經義疏''亦傾注了惠慈的心血。如《上宮

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云：｀｀太子謂慧慈法師曰：｀《法華經》中此句脫字，

師之所見者如何？＇法師答啓：｀他國之經亦無此字。 '"14 乂《上宮聖

德法王帝說》載：

上宮王師高麗慧慈……即造《法華》等經疏七卷，號

曰｀｀上宮御製疏＂。太子所問之義，師有所不通。太子夜夢

金人，來教不解之義。太子病後即解之，乃以傳於師，師

亦領解。 15

《法華義疏》告成於推古二十年 (615) 四月十五日，同年十一月

十五日惠慈任滿回國，將｀｀上宮疏＂攜歸高句麗。《上宮聖德法王帝

說》云：｀＇慧慈法師賚上宮御製疏，還歸本國流傳之。 ',16 這是有關｀｀三

經義疏＂流播海外的最早記錄。據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，惠慈

不僅將《法華義疏》帶回高句麗，而且還在當地宣講：

蒙諸經疏，義儻不達。太子夜夢見全人，來授不解之

義。太子乃解之，以問慧慈法師。法師亦傾悟，發不思、

嘆未曾有，皆稱｀｀上宮疏＂，謂弟子曰： ｀＇是義非凡，持還

本國，欲傳聖趣。＂庚辰年四月，持歸本書，彼土講演。 17

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與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只稱惠慈攜

歸的是｀｀上宮疏＂，但從前後文脈推斷，當指《法華義疏》。《聖德太

子傳私記》引用《定海記文》，提到高句麗流行的《法華經》中有兩

14 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1 卷，第 123 頁。

15 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1 卷，第 119 頁。

16 上揭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1 卷，第 119 頁。

17 前揭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1 罨，第 12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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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增文，因而推測：｀｀慧慈高麗人也。受太子開示，早還本土。今自

彼國傳經屯新有二句文，此慧慈歸國後，以太子金言，流布彼國

歟？＂ 18 成書較晚的《聖德太子傳記》 (1318)，則明記惠慈攜歸的

是《法華義疏》：

慧慈法師乃高句麗碩學，太子二十四歲時來朝。其學

豆二教，其智窮三藏。故為太子師範，居本朝二十－載。

推古二十年，有維桑之思而告辭，乞太子所作《法華疏》，

以為記念。……其後，慧慈法師歸高麗，講談彼《法華疏》，

教化人民。 19

約當隋唐之交的推古時期， H本與半島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，

從《日本書紀》等所載史料來看，韓人（主要是百濟人）越海東渡者

絡繹於途，他們帶去大暈佛教、儒教及道教等書籍，同時也將部分

日本人撰述的書籍攜歸本國。｀｀三經義疏＂是日本人撰著的首批漢文

典籍，而且傾注了朝鮮半島學僧的心血，惠慈或其他半島僧俗將代

表當時日本佛學最高水平的《法華義疏》帶回高句麗弘傳，不是完全

沒有可能。

如上所述，聖德太子傳記載有惠慈將《法華義疏》攜人高句麗

的傳說，那麼這部傳為聖德太子親撰的著作有無傳入中國的記載呢？

遣隋使宣稱｀｀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，故遣朝拜，兼沙門數十

人來學佛法"20' 既然以崇尚佛教的國家自居，就有可能向外宜揚聖

德太子弘揚佛法、講經製疏的事跡。事實上，小野妹子南嶽取經傳

18 《聖德太子傳私記（柬大寺本）》，藤原猶雪編《聖德太子全集》第 3 卷，柬京：

龍吟社， 1944 年，第 237 頁。

19 同上書，第 424 頁。

20 《隋書》卷八十一，列傳第四十六，北京：中革書局， 1996 年，第 1827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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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: 小野妹子衡山取經（《聖德太子繪傳》）

說屯包含有這方面的內容。《聖德太子傳曆》推古十五年 (607) 條載

（夾注略）：

夏五月，太子奏曰：｀＇臣之先身，修行漢土，所持之經，

今在衡山。望遣使乎，將來比校所誤之本。＂……秋七月，

妹子等遣於隋，太子命妹子曰：｀｀隋赤縣之南，江南道中有

衡州，州中有衡山，是南嶽也。山中有般若臺，登自南溪下，

入滋松中三、四許里，門臨谷口，吾昔同法皆已遷化，唯

有三軀，汝宜以此法衣稱吾名贈之。復吾昔身住其臺時所

持《法華經》複為一卷，乞受將來。"

妹子到彼，問彼土人，遂屆衡山。如太子命，入自南

溪下，比到門側，有一沙彌在門之內，唱云： ｀｀念禪法師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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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到來。＂有－老僧策杖而出，又有二老僧相續而出，相顧

含歡。妹子三拜，言語不通，書地通意，各贈法衣。老僧

書地曰： ｀｀念禪法師於彼何號？ ＂妹子答曰： ｀＇我本朝和國

也，在柬海中，相去三年行矣。今有聖德太子，無念禪法

師，崇尊佛道，流通妙義，自說諸經，兼製義疏。承其令

旨，取昔身所持複《法華經》一卷，餘無異事。＂老僧等大

歡，命沙彌取之，須史取經，納一漆篋而來。 21

這條資料僅提到小野妹子遠赴衡山求取《法華經》，沒有言及是

否攜帶｀｀三經義疏'\然而，該書推古二十三年（615) 條有如下記載：

｀｀夏四月十五日，《法華經》製竟。此經疏自前製了，傳於漢土。 ',22 意

思是說，惠慈帶回高句麗的是｀｀上宮後疏＂，此前竣工的｀｀上宮前疏"

早已傳人中國。再看推古十七年 (609) 條，小野妹子第二次遣隋 (608)

回國後，向聖德太子稟報再上衡山的情景：

秋九月，小野臣妹子到自隋，啓太子曰： ｀＇臣屆衡山般

若臺，先逢三僧，二口迁化，一口犹存，謂臣曰： ｀初年沙

彌誤取他僧所持之經授子竟，而去年秋時，子國太子念禪

法師駡青龍車，從五百人到自束方，履空而來，探舊房旌，

取一卷經，凌虛而去。仍留此《法華經》五卷義疏，名上

宮疏。＇＂太子徵咲而默。 23

這段傳說大意如下：小野妹子第一次赴隋時，未能取回聖德太

子前身（念禪法師）持誦的《法華經》，遂再次赴隋取書；而此前聖

德太子在斑鳩殿（夢殿）人定七 B, 魂飛衡山取回了真本。倘若推古

21 前揭《聖德太子傳曆》卷上，第 133 頁。

22 前揭《聖德太子傳曆》卷下，第 135 頁。

23 前揭《聖德太子傳曆》卷下，第 13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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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年 (608) 小野妹子確真把五卷本《法華義疏》帶到中國，那麼

成書要比四卷本《法華義疏》 (615) 早 7 年，時距宮中講經僅兩年，

大概屬於講經時的草稿之類。《聖德太子傳私記》提到《法華義疏》

有两神，四卷本｀＇在此朝，後疏也＂，五卷本｀｀無此朝，先疏'':

太子御製作章疏等日記：《法花》四卷疏（御草本在舍

利殿，名｀｀後疏＂），此疏不據百濟國傳來之經，依夢殿入

定時飛魂取回之經而草，即七卷二十七品，無《提婆品》

與《觀音品》中的《世尊偈》。小野妹子取回之經，與百濟

國傳來經本相同，聖德太子據此經著五卷疏，飛魂取書時

留在衡山。此疏之草本及傳寫本，我朝均不知所在。 24

五卷本《法華義疏》依據的本經，即所謂｀｀小野妹子將來經＂，

原存｀｀斑鳩文殿''（法隆寺東院），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，俗稱｀｀國寶

《细字法華經》＂，為七卷二十八品的卷子本巴卷尾跋云：｀｀長壽三年

六月一日抄訖，寫經人雍州長安縣人李元惠，於揚州敬告此經。＂

唐長壽三年 (694), 衡山僧俗數人渡海至日本，到法隆寺（鷦僧

寺）尋訪流布中國的五卷疏的本經，事見《聖德太子傳私記》：

持統天皇八年甲午，唐土衡州僧俗來朝，彼國長壽三

年也。彼僧詣鎢僧寺，尋云： ｀｀此朝聖德太子五卷《義疏》，

我國流布，其旨甚深，尤所依用也。其本經定可在噹寺，

望令披見。 ',26

以上我們列舉了《法華義疏》流播東亞的諸種傳說，雖然這些都

24 前揭《聖德太子傳私記》，第 211 頁。

25 王勇《聖德太子時空超越》（前揭），第 221-230 頁。

26 前揭《聖德太子傳私記》，第 296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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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：長壽三年唐寫本《細字法華經》卷尾（日本束京國立博物館）

不能直接視為信史，但傳說中往往也潛藏著史實的蹤影。現存《法

華義疏》稿本四卷，內題｀｀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＂，字體

筆法與本文判然有別，顯然系後人補記。長沼賢海對此的分析是，

奈良時代此書送人唐朝，當時為了簡別於中土或朝鮮半島之典籍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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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標明作者的國籍，此後這一撰號又移記於稿本主

上述推測是比較合理的，因為不僅《法華義疏》稿本有此撰號，

今本《勝鬘經義疏》卷首亦有同樣的撰號。不過，如果要證明這一

假設，必須解釋下面的疑問：在《三經義疏》中，為何惟獨《維摩

經義疏》無此撰號？

鐮倉時代的學僧凝然 (1240—1321) 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，他在

《維摩經疏庵羅記》中解釋道：｀｀彼二疏遣大隋國，此疏無之，故

不簡別。 ',28 意思是說，《法華義疏》與《勝鬘經義疏》因為要送往

中國，所以補題撰號以示區別；《維摩經義疏》沒有輸出海外，自

然無需分清國籍。這種分析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。

經過上面的討論，我們可以推斷《法華義疏》與《勝鬘經義疏》

上的撰號，是為送唐而特意補題的。也就是說，有關｀｀上宮疏''流

布海外的種種傳聞，多多少少是有事實根據的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到

了八世紀後期，入唐僧攜｀｀上宮疏＂西渡已見諸可靠的文獻載籍，

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可以進入實證考察的階段。

三、《維摩詰經》殘卷之謎

前面提到，傳為聖德太子所撰的｀｀三經義疏'\其中《法華義疏》

與《勝鬘經義疏》均為送往唐朝，內題撰號｀＇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

非海彼本＂；唯獨《維摩經義疏》無此撰號，說明未曾送出國門，甚

至有學者因此懷疑非出自聖德太子手筆。然而，近年筆者關注到《北

27 長沼賢海《聖德太子論考》，京都：平楽書店， 1971 年 11 月版，第 170 頁。
28 《維摩經疏庵羅記》奉一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第 13 罨，第 54 頁。



华林4.1－2022.2.10.indd   274 22/2/16   10:46

274 王勇

京大學藏敦煌文獻》中收錄鳩摩羅什所

譯《維摩詰經》殘卷 29 似與聖德太子有關，

對此懸案重新做了審視與思考。

1995 年 10 月北京大學圖書館與上海

古籍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的《北京大學藏

敦煌文獻》共收錄各類文獻 323 件，內分

｀｀敦煌文獻"246 件（編號 Dl-D246)、｀｀日

本舊藏寫經"5 件（編號 Jl-J5)、｀｀吐魯番

回鶻文文獻"3 件（編號 Tl-T3)、｀｀西夏文

文獻"5 件（編號 Xl-X5)、｀｀殘片"64 件（編

號 Cl-C64)，其中第 2 冊編號 J4 收錄的便

是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，其卷尾有如下一則

題記，耐人尋味：

始興中慧師聰信奉震旦善本

觀勒深就篤信三寶

經藏法興寺 定居元年歲在

辛未上宮廄戶寫 30

... 'U 

. 

囈

圖 5: 《維摩詰經》

殘卷尾題

上述題記包含諸多值得深人探討的問題，可以明確斷言的有兩

點：首先這部收入《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》的《維摩詰經》殘卷絕

非敦煌寫經，其次根據卷尾題記這部《維摩詰經》殘卷與H本寫經

及聖德太子有某種關聯。下面就相關問題逐一試做解讀。

29 《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》編號 J4,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1995 年，第 2 冊，

第 284 頁。

30 同上書，第 288 頁。



华林4.1－2022.2.10.indd   275 22/2/16   10:46

東亞佛書之環沆一一以｀｀三經義疏＂為例 275 

（一） ｀｀始興中＂

｀｀始興＂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私年號，隋末唐初曾被使用過兩次（王

操師乞 616、高開道 618-624)，但在日本史料中未曾出現過。筆者推

測有以下幾種可能性：一是系與聖德太子關係密切的H本私年號｀｀法

興＂之誤書；二是日本飛鳥時期佛教界眾多私年號中較為少見的一

種新私年號；三是僅僅表述佛教初人日本的某個特定時期。雖然這

個問題目前尚未有定論，但可以大致框定在百濟僧慧聰赴日 (595 年，

詳後）這個時間段。

（二） ｀｀慧師聰',

｀｀慧師聰＂係｀｀慧聰（一作｀｀崽聰＂）＂之敬稱，歷史上實有其人，

出身百濟，是佛教初傳H本時期的重要人物。《日本書紀》推古天皇

三年 (595) 條載：｀｀五月戊午朔丁卯，高麗僧惠慈歸化，則皇太子師

之。……是歲，百濟僧慧聰來之。此兩僧弘演佛教，並為三寶之棟

梁。 ',31 《日本書紀》推古天皇四年 (596) 條乂載：｀｀法興寺造竟，則

以大臣男善德臣拜寺司。是日，惠慈、惠聰二僧始住於法興寺。 ',32

六～七世紀交替之際，聖德太子在推古天皇支持下擔任攝政，

力排眾議主導從百濟引人佛教，慧聰作為這一時期日本佛教界之棟

梁，與聖德太子關係密切。根據《維摩詰經》卷下尾題，慧聰從百

濟赴日時攜帶有｀＇震旦善本＂，應該指中國隋朝時傳人百濟的佛教

珍本。

31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卷二十二，第 445 頁。

32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卷二十二，第 445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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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｀｀觀勒 33 " 

此處的｀＇觀勒＂亦是歷史上實有其人的佛教僧侶，比慧聰稍晚

從百濟赴日傳教，對七世紀初的日本文明進程產生多方面的重大影

響。《 H本書紀》推古天皇十年 (602) 十月條載：｀｀百濟僧觀勒來之，

仍貢歷本及天文地理書並遁甲方術之書也。是時，選書生三、四人，

以俾學習於觀勒矣。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、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、

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，皆學以成業。 ',34 觀勒於佛教之外，還向日本

傳播天文、地理、曆法及道教、方術等，而且授徒有成，影響深遠。

《維摩詰經》殘卷題記云｀｀慧師聰信奉震旦善本，觀勒深就，篤

信三寶＂，按文脈解讀慧聰傳來｀＇震旦善本＂，觀勒則｀｀深就''之。

孟浩然 (689—740) 《過故人莊》｀＇待到重陽 H ，還來就菊花＂，｀｀就＂

字有依據、皈依、親近之語義，此句指｀｀深深信奉震旦善本＂，意味

著傳抄、研習、講贊等行為。此外，聖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 (604) 新

頒的《憲法十七條》 (604) 屯告誡臣民｀｀篤敬三寶',35，此措辭與題

記中的｀｀驾信三寶＂高度相似，兩者之間或有一定關聯。

（四） ｀｀經藏法興寺',

法興寺是日本最早興建的佛教寺院，因建在飛鳥之地，亦稱

作｀｀飛鳥寺＂，奈良時代移建至平城京後改名｀｀元興寺＂。綜合《日

33 《維摩詰經》卷下尾記中的｀｀勒''字，劉屹《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＜

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＞》，收入季羨林等主編《敦煌吐魯番硏究》第 3 卷，北京：北

京大學出版社， 1998 年 9 月，第 371-381 頁；韩昇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本聖德太

子寫經與束亞的｀｀佛教外交＂》，《史學集刊》 2001 年第 3 期，第 55-60 頁；及《再論北

京大學圖書館藏聖德太子寫經》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， 2004 年第 3 期，第 48-58 頁。以

上均錄作｀｀勤＂，筆者判定為｀｀勒＂之異體字。

34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卷二十二，第 447 頁。

35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奉二十二，第 449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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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：飛鳥寺（法興寺）舊址（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）

本書紀》及《元興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》等記載，崇峻天皇

元年 (588) 百濟國應蘇我馬子 (551-626) 請求，派遣法師、工匠

等赴日獻佛舍利，是時｀｀壞飛鳥衣縫造祖樹葉之家，始作法興寺＂。

推古天皇四年 (596) 十一月法興寺主體建築竣工，高句麗僧慧慈與

百濟僧慧聰住持該寺。

公元 588 年百濟國應請派遣的工匠屯包括寺工、畫工、爐盤

博士、瓦博士等，明顯是為了建造法興寺而選配的人員；百濟國使

團帶去建造寺院至為關鍵的佛舍利，但未含寺院必不可缺的佛經。

據《元興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》所收《露盤銘》，崇峻天皇五年

(592) 十月開建法興寺金堂、步廊，推古天皇元年 (593) 正月十五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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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佛舍利奠基，次日在此基礎上建立佛塔。大概在此後不久經藏也告

竣工，推古天皇四年 (596) 慧聰赴H時攜帶｀｀震旦善本＂並｀｀經藏法興

寺＂，當屬法興寺整體建造規劃中的重要一環。

（五） ｀｀定居元年＂

日本除了朝廷頒布的正式年號之外，佛門宗派、地方豪族等也頻

繁使用所謂的｀｀私年號＂，大多行用時間不長、傳播區域不廣。｀｀定居"

便屬此類私年號之一種，其起源似乎與百濟關係密切，主要在西H本

一帶使用。《大內譜錄長門記》記載：｀｀琳聖太子……渡海來本朝，此

推古天皇十九年辛末，曆號定居元年。 ',36 又《大內義隆記》云：｀｀誠

申由來，百濟國王子琳聖太子，定居二年來迎H本週防國多多良浜住

居，與國之守護所之人結緣，統領住民百姓。以武英治國，國泰民安，

次第繁昌，至義隆卿為二十六代。計其年數，已九百四十年矣。 ',37

H本戰國時期，以本州島最西端的周防國（今山口縣一帶）為根

據地的大內氏一族，歷代奉百濟琳聖太子為先祖，因此使用源自琳

聖太子 (577-657) 移居日本的私年號｀｀定居＂。然而，《大內譜錄長門

記》《大內義隆記》皆系後世文獻， 900 多年 26 代的家族傳承也不盡

可靠，因此琳聖太子移居日本的時間諸說不一。

36 《大內譜錄長門記》，島田昇平 1951 年寫本，下闕：下關市立圖書館，索書號

Y/24／才／。

37 《大內義隆記》］高保己一 (1746-1821) 《群書類從》第 13 輯，東京：經濟雜誌社，

1902 年，第 122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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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：百濟國琳聖太子供養塔（臨濟宗南明山乘福寺）

（六） ｀｀辛未',

《維摩詰經》殘卷尾題在｀｀定居元年＂之後標記出干支｀｀辛未＂，

為推定具體年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。如果限定六－七世紀的話，

匹配｀｀辛未＂的有 551 年、 611 年、 671 年，｀｀定居元年＂究竟對應哪

一年呢？

關於聖德太子｀｀三經義疏＂的撰述時間，日本史籍《上宮聖德

太子傳補閾記》有明確的記載，即《勝鬘經義疏》撰述於推古十七

年 (609) 四月八 H至推古十九年 (611) 正月二十五 H, 《維摩經義

疏》撰述於推古二十年 (612) 正月十五日至推古二十一年 (613) 九月

十五日，《法華經義疏》撰述於推古二十二年 (614) 正月八日至推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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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年 (615) 四月十五日。｀｀辛未＂匹配推古天皇十九年，即公元

611 年；根據《大內義隆記》｀＇至義隆卿延綿二十六代，數其年份長

達九百四十年"38, 以大內義隆 (1507-1551) 卒年逆推｀｀定居元年＂，

也恰好是 611 年。

（七） ｀｀上宮廄戸寫＂

｀｀上宮廄戶＂系指聖德太子，傳開其出生於馬廄，後又居於上宮，

故得其名。《 H本書紀》推古天皇元年 (593) 四月十田原載：｀｀夏四月

庚午朔己卯，立廄戶豐聰耳皇子為皇太子，仍錄攝政，以萬機悉委焉。

橘豐H天皇第二子也，母皇后曰穴穗部間人皇女，皇后懷妞開胎之13'

巡行禁屯監察諸司，至於馬官，乃當廄戶而不勞忽產之。生而能

言，有聖智。及壯一聞十人訴，以勿失能辨。兼知未然，且習內教於

高麗僧惠慈，學外典於博士覺侍，並悉達矣。父天皇愛之，令居宮

南上殿，故稱其名謂上宮廄戶豐聰耳太子。 ',39
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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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：廄戶皇子像（菊

池容斎《前賢故實》）

38 前禍《大內義隆記》，第 1225 頁。

39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卷二十二，第 443、 44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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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記所云｀｀上宮廄戶寫＂，意味著這部《維摩詁經》寫經出自聖

德太子之手。然而，檢視傳為聖德太子手筆的《法華義疏》《勝鬘經

義疏》，筆迹風格迥異；比對《維摩詰經》殘卷正文與題記，墨色字

體也非一致。由此判斷，這部被誤為敦煌寫經的《維摩詰經》殘卷，

絕非聖德太子奈筆手書。

張玉范、李明權為《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》撰寫的《敘錄》屯

提到 J.4 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｀｀紙背騎縫處均有｀張勳伯珍藏＇朱文橢

圓形印',40。張勳伯 (1864-1933) 本名張廣建，他於 1914 年至 1920

年間出任甘肅都督、巡撫，利用職務之便收刮敦煌寫經數百卷，其

中 112 件藏品於 1929 年售賣給了日本的三井文庫。這部《維摩詰經》

殘卷蓋有｀｀張勳伯珍藏''印章，大概是被誤辨為敦煌文獻的主要原因。

關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《維摩詰經》殘卷，已有學者做過相關

硏究。劉屹判定為聖德太子 611 年寫經，推測 614 年由遣隋使摟帶入

中國：｀＇在聖德太子執政時，倭國第五次遣使人隋，為公元 614 年，

即大業十年、推古二十二年。从這個時間來看，也不排除 611 年聖德

太子寫的佛經，由倭使於 614 年帶入隋都的可能性。果真如此，這

件原藏於日本法興寺的七世紀初寫本如何流入中國，如何流入敦煌，

將是大有興味的問題。 ',41

韩昇一度判定為後世日本僧人或寺院寫經生製作，排除中國人

偽造的可能性：｀｀此件文書的製作者對聖德太子的歷史事跡相當熟悉，

且能正確使用寺院的私年號，最大可能為與日本古寺有深厚關係者，

40 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編《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·敘錄》，上海：上

海古籍出版社， 1995 年 10 月，第 35 頁。

41 劉屹《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＜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＞》（前揭），第

379-380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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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為僧人，或為寺院寫經生，但不會是中國人。 ',42 其後在重新調查

基礎上，修正了原有的觀點，認為是近代中國人利用敦煌寫經添加

題記與印章造偽而成：｀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J.4 號文書，應是一件唐

代前期的敦煌寫經，檔次不高，故於張廣建倒台到其收藏品賣給日

本期間，先被挑了出來，作為古董售賣。為了商業利益，有人在寫經

最後一紙加入題記和印章，這是一件利用真文書造的偽，為我們深

人認識敦煌文書的複雜性，提供了很好的例證。 ',43

上述兩位學者的先行研究，可謂各有千秋、頗富知見，但筆者

對他們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全認同。

聖德太子擔任攝政期間，大力推進從朝鮮半島乃至中國大陸引

入佛教的國策，招聘法師、建造寺院初見成效後，重點移向充實寺

院經藏，繼而寫經、讀經、講經、註疏諸事業次第推進。 H本朝廷

一方面邀請慧聰等法師攜帶｀＇震旦善本＂來日，另方面派遣使者赴中

國求取佛經，如《經籍後傳記》所云：｀｀以小治田朝（今按推古天皇）

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正朔，始用歷日。是時，國家書籍未多，爰遣小

野臣因高於隋國，買求書籍，兼聘隋天子。 ',44 《延曆僧錄．上宮皇太

子菩薩傳》及《宋史．日本傳》所傳小野妹子入隋求取《法華經》亦

反映同樣的史事。

佛經从中國或經由朝鮮半島傳人日本後，被奉為｀｀震旦善本＂而

歸藏佛閣或皇家，然而通過寫經而開枝散葉；聖德太子在朝鮮半島

僧侶指導下研讀佛經，會通之後開壇講經，最後心得感悟匯總為｀｀三

42 韩昇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本聖德太子寫經與柬亞的｀｀佛教外交＂》（前揭），第

56 頁。
43 韩昇《再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聖德太子寫經》（前揭），第 57 頁。

44 田中健夫《善隣國實記·新訂續善隣國竇記》（前揭），第 3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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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義疏＂，整個過程環環緊扣，反映出佛教初傳日本時期的氛圍。

至於｀｀三經義疏＂中的《維摩經義疏》，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

記載聖德太子撰著的時間流程：｀｀三十九壬申年正月十五日始製《维

摩經疏》，四十癸酉年九月十五日了。 ',45 此灶｀｀壬申＂當推古二十年

(612), ｀｀癸酉＂值推古二十一年 (613)，即撰寫《維摩經義疏》歷

時 1 年 9 個月。

從推古三年 (595) 百濟僧慧聰攜帶｀＇震旦善本＂而至，推古十年

(602) 觀勒｀｀深就＂之，推古十二年 (604) 聖德太子遣使赴隋購求書

籍，推古十四年 (606) 開壇講贊《勝鬘經》與《法華經》，推古十七

年 (609) 開始撰寫《勝鬘經義疏》，推古二十年 (612) 撰寫《維摩經

義疏》，推古二十二年 (614) 撰寫《法華義疏》。以上可見，求取佛經、

開壇講贊、製作註疏的環節均有充實的史料印證，唯獨寫經這一環

節缺乏史料支撐，而北京大學藏《維摩詰經》殘卷題記恰好彌補這

個空白，亦即聖德太子在撰著《維摩經義疏》 (612) 的前一年——

題記所云｀｀定居元年 (611)＂，抄寫慧聰擄帶而來、觀勒｀｀深就＂研習、

法興寺珍藏的｀＇震旦善本＂，應該是順理成章的。

由於從奈良時代開始，中日兩國均流傳中國高僧慧思轉生聖德

太子的信仰庄遣唐使抄錄｀｀三經義疏＂擄帶入唐，爭取人藏國清

寺等祖庭經藏，在中日書籍之路上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。據唐僧

明空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及傳為聖德太子親筆的《法華義疏》《勝鬘

經義疏》，卷首均有｀＇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＂題記，北京

大學藏《維摩詰經》殘卷題記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推測是後世的

45 《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》（前揭），第 123 頁。

46 王勇《南嶽慧思與聖德太子》，收入王勇、中西進主編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·人

物卷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 1996 年 12 月，第 329-34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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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僧人抄錄聖德太子寫經攜帶人華，堪稱中日書籍交流的一則美

談佳話。

四、從《勝鬘經》到《勝鬘經義疏》

《勝鬘經》凡十五章，敘述阿踰闍國友稱王之妃勝鬘 47 夫人，受

其父波斯藍王、母末利夫人熏陶而皈依佛門，並得佛之授記而宣說

大乘佛法，此即《勝鬘經》之由來。

此經傳人中土，先後共有三譯。最早的北涼曇無讖 (385—433) 譯

本《勝鬘經》 48 散佚已久，唐代智昇（八世紀）《開元釋教錄》即已

列為閾本；最晚的唐代菩提流志（約 572-727) 譯本《勝鬘夫人會》 49

編人《大寶積經》（《大正藏》編號 310) 第四十八會，留存至今。

然而，介乎兩者之間的劉宋求那跋陀羅 (394-468) 譯本《勝鬘師

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 50 （略稱《勝鬘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353) 弘

傳最廣。此譯本甫出，因文字簡要、傳義精當，甚得當時好評。劉

宋時竺道猷 (383 卒）即反復披尋，撰《勝鬘經註解》五卷釋之；此

後自南北朝至隋唐，各種註疏層出不窮，惜乎散佚者泰半、傳世者

僅少。

此譯本除了在中土傳承，同時也流播到域外。隋末日本聖德太子

47,｀勝鬘＂之詞義，據吉藏《勝鬘寶窟》卷一，一說為｀｀勝鬘父母，借彼世間殊勝之

鬘以美其女，故號勝鬘也＂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1744, 第 37 冊第 2 頁中櫚第 26-28 行。

48 此本由曇無讖在玄始年間 (412-428) 譯成，（隋）贤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著錄。

49 此本系（唐）菩提流志菸神龍二年 (706) 到先天二年 (713) 間譯成，編入《大寶

積經》第四十八會，今存。

50 此經異稱其多，一般以｀｀勝鬘經＂之名流通，又略作｀｀師子吼經"''勝鬘師子吼經"

｀｀師子吼方廣經＂＇｀勝鬘大方便方廣經＂等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 12 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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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勝鬘經義疏》，唐代新羅學僧元曉的《勝鬘經疏》，均據劉宋譯

本註疏，說明其影響波及整個東亞，在書籍之路上演繹出諸多佳話。

《勝鬘經》三譯

北涼曇無讖譯《勝鬘經》

劉宋求那跋陀羅譯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

L-[ 日］聖德太子《勝鬘經義疏》

L- 唐明空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

唐菩提流志譯《勝鬘夫人會》

如上圖所示，聖德太子擔任攝政的六－七世紀之交，已有曇無

讖、求那跋陀羅兩種譯本的《勝鬘經》傳世，但《勝鬘經》究竟何

時傳人H本，東亞各國的史料均無明確記載。《日本書紀》欽明天皇

壬申年 (552) 十月條所載百濟聖明王向倭國獻｀｀釋迦佛金銅像一軀、

幡蓋若干、經論若干卷＂，其中｀｀經論若干卷＂已失其名，無法考定

是否包含《勝鬘經》在內，但《勝鬘經》肯定是早期從朝鮮半島傳

入H本的佛經之一，其證據是 H本皇室歷史上最早的講經事業，肇

始於《勝鬘經》講贊。

《日本書紀》推古十四年 (606) 七月條載：｀｀天皇請皇太子令講

《勝鬘經》。 ',51 同年續講《法華經》，天皇賞賜甚渥云云。聖德太子

講經的事跡，亦見於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《法隆寺伽藍緣起並流

記資財帳》《延曆僧錄·上宮皇太子菩薩傳》等同時代文獻，細節

雖各有出人，但內容足可互為印證門

日本歷史上首次講經法會，在佛教東傳史上具有划時代意義。

51 前揭《日本書紀》碁十九，第 454 頁。

52 前揭《上宮聖德法王帝說》（第 119 頁）將講贊《勝鬘經》事系淤推古六年 (598)

四月十五日條，或有所據，值得關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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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為標誌，日本的知識精英不再拘泥於佛像威儀等表像，開始觸

及佛教負載的知識體系及其內在的思想理路。講經之後的製疏，則

進一步深化了對佛理的探究。

聖德太子講贊的佛經，《法隆寺僱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》作

`｀《法華》《勝鬘》等經''。 53 此外一個｀｀等＂字，說明未必限於《勝

鬘經》與《法華經》，如將講經與製疏聯動考慮，則《維摩經》也

可列為候補。

後世的文獻記載及圖像數據顯示，聖德太子講贊《勝鬘經》時

手執｀｀麈尾",且有遣隋使、朝鮮半島高僧等陪坐 54' 頗有蕭梁帝王

玄風佛教之遺範。考慮到南朝與百濟交往密邇，起自南朝、中經

百濟、達於日本的｀｀海上書路＂躍然而出，而從《勝鬘經》到《勝鬘

經義疏》更是印證了這條書籍之路的存在。

關於包括《勝鬘經義疏》在內的｀｀三經義疏＂，學術界尚有諸多

問題存在爭議。比如作者，有中國僧撰、朝鮮僧撰、渡來僧撰、聖

德太子撰諸說；再如小野妹子｀｀南岳取經＂之說，存疑學者不在少數。

關於第一個問題，筆者認為井上光貞的看法比較公允，即｀｀上宮

疏＂未必意味聖德太子個人獨著，而是聖德太子組織身邊的朝鮮半

島乃至中國大陸的知識人士集體編撰而成巴前些年，駒澤大學的

石井公成教授利用電子數據庫檢索比對｀｀三經義疏''的詞朵修辭特

點，發現被動、使役、否定、願望、接續、敬語等用例帶有｀｀倭習＂，

53 《法隆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》，國立國會圖書館藏，大橋長憙寫本， 1874 年，

第 2 頁。
54 描繪太子講釐《勝鬘經》情景的繪畫群，統稱｀｀聖德太子勝鬘經講贊圖＂，盛行

菸鐮倉時代，圖中聖德太子多執麈尾講經。

55 井上光貞《三経義疏成立<l)硏究＼ 4文入阪本太郎博士古矛希記念會編仃賣日本古

代史論集》，柬京：吉川弘文館， 1972 年，第 52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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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特殊用法多為三書並見，間或出現在其他日本文獻及新羅文獻，

但基本上不見於中國文獻。這項實證性研究的成果，在很大程度上

可以終結有關撰者的爭論，即三疏｀＇為相同作者群或同一學派所創

作的作品群，絕不會出自中國人之手',56 0 

關於第二個問題，唐人思托《延曆僧錄·上宮皇太子菩薩傳》載：

｀｀次發使往南嶽，取先世持誦《法華》七卷一部。一部一卷成小書，

沈香函盛。經至，即作《疏》四卷釋經，又作《维摩注疏》三卷、《勝

鬘經疏》一卷。 ',57 佛教文獻中流傳的｀｀南嶽取經說＂，不排除帶有

後世信徒敷衍的成分，但筆者近來重視平安時代史籍《經籍後傳記》

的記載：｀｀以小治田朝（今按推古天皇）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，始用

歷日。是時國家書籍未多，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，買求書籍，兼

聘隋天子。 ',58 事在推古十二年 (604), 一句｀＇是時國家書籍未多＂顯

示出遣使求書的緊追性，似乎與聖德太子的講經製疏有關，恰好與

佛教文獻的｀｀南嶽取經說''互為印證。

｀｀三經義疏＂在撰述過程屯參考了大陸和半島的佛學成果，而

尤以南朝梁的三大法師為圭臬。概而言之，《勝鬘經義疏》祖述莊

嚴寺僧旻的學說，《維摩經義疏》依據僧肇的《注維摩詰經》，《法

華義疏》參酌光宅寺法雲的《法華義記》。由此判斷，《勝鬘經義疏》

56 石井公成《三経義疏釘語法》，《印度學仫教學研究》 57 卷第 1 號， 2008 年 12 月，

第 524 頁。論文結論如下：｀｀三經義疏的共同點在於包含不規範的漢語表述、使用極

為相近的修辭……這些語言特徵與《日本書紀》中被斷為｀倭刁＇的特殊語法及唯見

菸日本與新羅文獻的修辭相合。此外，三經義疏的科文用詞，皆依據法雲的《法華

義記》。由此推斷，三經義疏為相同作者群或同一學派所創作的作品群，絕不會出自

中國人之手。＂

57 前揭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《上宮皇太子菩薩傳》，第 112 冊，第 2 頁。

58 前揭田中健夫《善隣國寶記·新訂續善隣國寶記》，第 34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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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了中國南朝的佛學傳統，是佛書從南朝經百濟流人日本過程中

結出的碩果。

五、《勝鬘經義疏》之西傳

前文論及《法華義疏》流播東亞的諸種傳說，雖然這些都不能直

接視為信史，但傳說中往往也潛藏著史實的蹤影。 現存《法華義疏》

稿本四卷，內題｀＇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＂。長沼賢海認為

奈良時代此書送人唐朝，為了簡別於中土典籍，特意標明作者國籍，

此後這一撰號又移記於稿本汽

上述推測是比較合理的，因

為不僅《法華義疏》稿本有此撰

號，今本《勝鬘經義疏》卷首亦

有同樣的撰號。 值得慶幸的是，

到了八世紀後期，人唐僧攜｀｀上

宮疏＂西渡已見諸可靠的文獻載

籍，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可

以進人實證考察的階段。

唐大曆七年 (772) ，人唐僧

誡明（一作｀｀戒明＂，生卒不詳）、

得清（一作｀｀德清＂，生卒不詳）

等 8人渡海至揚州，以《勝鬘經

義疏》 一卷、《法華義疏》四卷

59 長沼賢海 《 聖德太子論考》 （前揭），第 170 頁。

圖 9: 《勝鬘經義疏》 刻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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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呈龍興寺大德靈祐，事見唐僧明空撰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開題，

茲錄全文如下：

此經前後兩譯，一云《勝鬘經》，亦云《勝鬘師子吼－

乘大方便經》，此是晉安帝世三藏法師曇摩譯。注云《勝鬘

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，此是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淤

持都譯，並出刊定錄。今上宮王疏所繹，即是後譯經，有

二十一紙。

其《疏》，唐大歷七年日本國僧使誡明、得清等八人，

兼《法華疏》四卷將來持州，與龍興寺大律闍梨靈祐。其

上宮王，是安南都護晁衡始也。相傳云，是梁南嶽高僧思

大禪師後身。禪師先造得《全字大品法華》，寶函盛之，於

般若台上石窟，無人知之。上宮王為國王，令五使來取，

岳山具有取金經寶函時節，此安置金經石窟見在。

《疏》注云｀｀非海彼本＂者，或是疏主注，或是別人注，

存二意好。即指此國及新羅國，日本國指此二土，俱名為

｀｀彼＂也。以新羅國有曉法師《勝鬘疏》，此間上代亦有此

經疏一卷十餘紙，不題人名，為簡異此二土疏，故云｀｀非

海彼本＂也。 60

從唐僧明空（八世紀）的開題中可以得知，八世紀後期《勝鬘經》

的各種註疏本流行於世，不僅有中國疏本，還有新羅疏本，再加上

日本疏本，確實容易混淆，因此才有必要注明作者國籍。

自《勝鬘經》求那跋陀羅譯本問世以來，在時間傳承過程中，

在中國各個朝代衍生多種註疏本；在空間流播過程屮，派生出新羅

元曉 (617~686) 的《勝鬘經疏》、日本聖德太子的《勝鬘經義疏》等。

進而，文化從單向傳播到雙向交流直至東亞環流，帶著中國南朝佛

60 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卷一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 7 卷，第 19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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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血脈、融入朝鮮半島高僧智慧的《勝鬘經義疏》，經遣唐使之手從

H本回傳至中國，把《勝鬘經》在東亞的傳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門

六、明空與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

在《勝鬘經》傳播史上，聖德太子的《勝鬘經義疏》廣受關注，

而明空的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卻備受冷落。 20 餘年前筆者開始查閱

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各類傳本時，中日兩國尚無一篇專題論文。究

其原因，此書在中國散佚已久，知之者甚少；在日本則因｀｀明空＂

其人來歷不詳，學者望而卻步。

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作為唐代佚存之書，有待廓清的問題甚多，

下面僅就鈔主｀｀明空＂略作考證。

關於明空其人，除了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卷首自署｀｀惟揚法雲寺僧"

及卷尾圓珍 (814-891) 跋記所云｀｀天台六祖妙樂弟子＂，別無其他

更多信息。金山正好為大日本佛教全書本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寫題

解時，感嘆除此之外｀｀一無所知＂。圓珍為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撰寫

的跋文如下：

此鈔者，延曆寺座主恿覺大師，以承和五年奉使大唐，

幸達描州，詢求法文。緣宿殖，故遇此疏鈔，寫得送歸叡

山鎮藏。其疏主者，南嶽大師後身上宮太子。又鈔主者，

天台六祺妙樂弟子。祺孫道合，光榮妙極。吾師獲之，流

傳本朝，可謂系固之士。權示先後，傳教救迷。末學信之，

61 如望月信亨主編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評述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系｀｀唐人對邦人（按：

指日本人）書籍之注釋，可謂史無前例。＂柬京：世界聖典刊行協會， 1936 年出版 (1954

年增訂），第 2775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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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: 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跋文（日本西教寺正教藏寫本）

須篤敬重。

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

前入唐沙門圄珍敬記 62

圓珍所言｀｀天台六祖妙樂弟子＂之提法，學者存疑已久。如島

地大等指出：｀｀檢視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之內容，未能發現只言片語

引用天台法義之痕跡，因此吾人不能輒信圓珍所言六祖門下有明空

其人，事實之真偽尚待進一步細查。 ',63 中里貞隆雖然也稱｀｀六祖門

62 前田慧雲、中野達慧等編集《卍大日本續藏經》（略作《卍續藏》），《卍續藏》第

一編第 30 函第 371 葉第一櫚 12-1。京都：藏經書院， 1905-1912 年。

63 島玭大等《天台教學史》，柬京：明治書院， 1929 年 6 月，第 147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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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之明空者，今除後記之文（按：圓珍跋文），遍覽諸種僧傳及相關

著述均一無所獲'\但據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的架構與天台大師智

顗的《法華文句》一致、行文之中也頻用天台釋義，最後得出｀｀從鈔

的內容觀之，當屬天台系統，但無法斷言是六祖直系＂之結論鬥

最近，吉田慈順在前人基礎上又有進展，他通過比對《勝鬘經

疏義私鈔》與天台宗章疏文本之異同，發現明空製鈔時依用了《摩

訶止觀》《法界次第初門》《維摩經略疏》《大涅槃經疏》《止觀輔

行傳弘決》等天台章疏，不僅證明島地大等的論斷無據，而且證實

明空熟悉湛然的著作，如《維摩經略疏》是湛然對智顗《維摩經文

疏》的刪略，明空引文多與《維摩經略疏》合，而不從《維摩經文疏》

引用巴吉田慈順的成果，在某種程度上補強了明空與湛然的關係。

筆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微乎其微，勉強可以算上的是以下兩點。

（一）明空與靈祐的關係

靈祐生平不詳，除知大曆七年 (772) 住揚州龍興寺外，據《勝鬘

經疏義私鈔》，知為律宗高僧。人唐僧圓仁於開成四年 (839) 正月三

日參拜揚州龍興寺，其《人唐求法巡禮行記》記｀｀普賢堂＂云：

琉璃殿柬有普賢回風之堂。昔有火起，盡燒彼寺。燒

至法華院，有誦經師靈祐，於此普賢堂內誦《法華經》，忽

然大風起自浣內，吹卻其火，不燒彼堂。時人因號｀｀普賢

64 中里貞隆《射溪湛然吟門下匕其旳著書》，《新山家學赧》第 9 號， 1934 年 9 月，

第 38 頁。
65 吉田慈順《＜勝鬘経疏義私鈔＞办硏究—思想背景刃検討右中心仁》，《龍谷大

學仫教學研究室年赧》第 17 號， 2013 年 2 月，第 1-1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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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風之堂"。 66

此處的｀｀誦經師靈祐＂與《勝鬘經疏義私紗》所言｀｀大律闍梨靈

祐＂，均住揚州龍興寺，疑為同一人。

淡海三船 (722—785) 所著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 (779), 舉出鑒真

(688-763) 弟子中｀｀超群拔萃，世之師範者"35 人，｀｀洛州福先寺僧

靈祐＂赫然在列。靈祐早年從洛陽大福先寺定賓學律，後住錫揚州

龍興寺人法慎 (669-751) 門下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十四《唐揚州龍興寺

法慎傳》，所列上首弟子 13 人屯靈祐名列其間。在法慎的門弟屯

靈祐與靈一 (728—762）、曇一 (692-771) 最為友善氕而天台六祖湛

然便出自曇一門下。

由此推斷，靈祐得到《勝鬘經義疏》之時，也聽聞了疏主乃｀＇南

嶽高僧思大禪師後身＂之傳說，思量在奉慧思 (515-577) 為祖師的

天台宗流布此書，遂通過同門好友曇一傳至湛然，由湛然交給弟子

明空，當也順理成章巴

（二）明空與行滿的關係

在追蹤靈祐的人脈關係時，明空與湛然的接點隱約浮現，但還

不能確定。前述日本學者中里貞隆推測：｀｀或許在六祖寂後七十餘

年入唐的大師，從明空事跡尚在流傳的當地人口中，獲得如此信息，

66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罨一，廣西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 2007 年，第 25 頁。

67 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五《余杭宜豐寺靈一傳》云：｀｀友善者，慧凝、明幽、靈祐、會

稽曇一、晉陵義宣、同門三益、作者七人也。＂《大正藏》編號 2061, 第 50 冊第 799

頁中擱第 10-12 行。

68 安藤更生《鑑真和上伝吟硏究》也持類似看法，認為｀｀湛然乃靈祜親友曇一之弟

子，因此由湛然的弟子明空製鈔，決非偶然之事。＂柬京：平凡社， 1960 年，第 176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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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為據記載下來。這種想象倘若合理的話，那明空也可列為濡然

之門徒之一。 ',69

《宋高僧傳》卷六《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》說｀｀受業身通者三十有

九僧',70，其中包括行滿。然查同書行滿傳記，卻是錯漏百出，如題

名｀｀大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＂，即將唐僧誤為宋人；又如師承，說

｀｀聞重湖間禪道隆盛，石霜之門濟濟多士，遂往求解',71，任林豪已經

指出其誤巴據行滿親授最澄之《行滿和尚印信》，自述師承明晰：｀｀大

曆年中，得值荊溪先師，傳燈訓物。不揆暗拙，忝陪末席；茌再之閒，

已經數載。再於妙樂，聽聞涅槃。 ',73

湛然於建中三年 (782) 二月五日｀｀示疾佛隴道場"74, 貞元二十

年 (804) 行滿在佛隴邂逅最澄時｀｀灑龕墳，修持院宇，經今二十餘

祀',75' 證明行滿與湛然的師徒關係非比尋常。

湛然的弟子們似乎對日本懷抱特殊感情，最澄 (766-822) 入唐

時拜謁的道邃（八世紀）、行滿均為湛然弟子，如果明空確為湛然弟

子，那麼與道邃、行滿屬於同門同輩，他亻［］之間應該有一定的交流，

甚至留下某些證據。

1996 年 6 月 16 日，筆者與日本天台宗典編纂所的野本覺成在上

海會合，經寧波而往臨海，開始｀｀浙江省史蹟之旅'\19 日參觀行滿

向最澄｀｀傾以法財，捨以法寶＂之地佛隴，接著到真覺寺參拜智者

69 中里貞隆《割溪湛然吟門下匕其(J)箸書\《新山家學奇艮》第 9 號， 1934 年 9 凡

第 39 頁。

70 《宋高僧傳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第 740 頁上欄第 6-7 行。

71 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第 852 頁下欄第 28-29 行。

72 任林豪《＜宋高僧傳．行滿傳＞辨誤》，《佛學研究》， 2002 年，第 300 頁。

73 《行滿和尚印信》卷一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。

74 《宋高僧傳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第 739 頁下欄第 13 行。

75 《行滿和尚印信》卷一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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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: 《修禪道場碑銘》（浙江天台山）

塔院。寺內有一座唐碑，系行滿建於元和六年（811)，高 2.3 米，寬 1.1

米，額篆｀｀修禪道場碑銘''6 字，首題｀｀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

碑銘並序，右補閾翰林學士梁肅撰，朝散大夫台州刺史上柱國高平

徐放書＂。

此碑聞名遐邇，內容早為學界熟知，附近商鋪甚至有拓本出售。

然而，拓本只有碑銘正面，背面是否還有文字？結果不出所料，碑的

背面寫滿助緣者姓名，左右兩側同樣如此。當我轉到左側查看時，

一行文字跳人眼簾，整個人似受電擊般僵立不動。與我視線大致平

行之處，刻著｀｀口揚法雲寺僧明空"8 字（首字漫濾，殘筆似｀｀維'')。

行滿發起的建碑善舉，明空出現在助緣者名單中，為兩人關係

再增一左證；倘若行滿與明空具有密切關係，那麼明空出自湛然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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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概率也隨著變大。總之，明空與《勝鬘經義疏》邂逅，當與鑒

真僧團的思托 (723-823)、靈祐有關；而最澄與道邃、行滿的交往，

或許有明空之前的鋪墊。

七、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之傳本

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成書半個多世紀後，圓仁 (794-864) 於開成

三年 (838) 人唐求法，其閒在揚州得書 128 部、五臺山得書 34 部、

長安得書 423 部，合計 585 部 802 卷，其中包括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。

筆者在參與演繹《勝鬘經》東亞傳播史劇中，用力最勤的是對

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的文獻整理，糾正不少學術界已成定論的錯誤

觀點。比如說，安藤更生認為圓仁在揚州抄得此書，但在《人唐

新求聖教目錄》注明｀｀揚州請來＂的 128 部書籍中未見其名。

圓仁一行於開成三年 (838) 七月登岸，翌月初即開始在揚州抄經，

一直持續到第二年 (839) 三月遣唐使離開揚州。此後圓仁獨自滯留唐

土，開成五年 (840) 三月獲准巡禮五臺山，在五臺山結夏安居期間，

求得｀＇天台教迹及諸章疏傳三十四部＂，其中有｀｀《勝鬘經疏義和鈔》

一卷（雜偈法雲寺明空述釋上宮疏）＂ 76 0 

據此，不僅可以確定抄寫地點在五臺山而非揚州，而且能框定

抄寫時間在開成五年四月至七月之間，而非開成三年八月至翌年三月

期間。

在此我們還發現一個問題： H本學者多認為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

76 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，《大正藏》編號 2167, 第 55 冊第 1078 頁下攔第 7-8 行，

第 1085 頁第 9-10 行。｀｀和鈔＂當為｀｀私鈔'\ `｀雜偈＂當為｀｀維持＂之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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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｀｀六卷＂＼而《人唐新求聖教目錄》著錄為｀｀一卷＂，究竟孰是

孰非？

據筆者調査，目前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各類傳本共有 6 種，內

中排印本、刻本、寫本各 2 種，下面順次作一簡介。

（一）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六卷

大正三年 (1914) 活字本，收人《經疏部》七－7。卷頭題｀｀勝鬘

經疏義私鈔卷一／惟揚法雲寺僧明空撰'\第六卷後附載圓珍跋、叡

尊跋，最後有｀｀貞享三丙寅年仲春日井上治右衛門版刻＂刊記。

貞享三年 (1686) 當丙寅年，書肆井上治右衛門傳記不詳，《大日

本佛教全書》用作底本的貞享三年井上治右衛門刻本，現歸藏於比

叡山求法寺南溪藏，下面還會涉及。

（二）《卍大日本練藏經》（卐續藏）本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六卷

大正元年 (1912) 活字本，收入第一輯第三十套第四冊（《新纂

大日本續藏經》收入第十九卷）。卷首除了新增目次之外，先題鈔名

｀｀勝鬘經疏義私鈔卷之一＂與撰號｀｀惟揚法雲寺僧明空述'\次題疏

名｀＇勝鬘經義疏＂與撰號｀｀此是大倭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＂，明空

的開題之後，再題經名｀｀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＂與譯者名｀｀求

那跋陀羅譯＇。卷末無刊記，底本出處不明。

本文體裁上段揭經文，降一字舉疏文，再平行列鈔文，凡疏

文、鈔文之前以｀｀疏＂或｀＇鈔＂字標示，與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本

風格大異；第六卷後附的跋文，叡尊跋在前、圓珍跋在後，也與《大

77 吉田慈噸《＜勝鬘経疏義私鈔＞ m硏究》（前揭），第 2 頁，依然讠人為是｀｀六卷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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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佛教全書》本次序顛倒。

（三）龍谷大學藏本《勝鬘經疏義合注》 6 冊 6 卷

《國書總目錄》列出的刊年不明的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刻本，有

京都大學藏本與龍谷大學藏本。經實地調査，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書

卡片有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，但實無其書；書庫中有《勝鬘經疏義合注》，

而圖書卡片未予著錄。

和式大型 6 冊本，外題｀｀勝鬘經疏義合注＂，內題｀｀勝鬘經疏義

私鈔卷之一＂，正式書名當作《勝鬘經疏義合注》。鈔名、鈔主、疏名、

疏主、開題、經名、譯主的排序，經文、疏文、鈔文的體裁，叡尊跋、

圓珍跋之先後，均與《卍大日本續藏經》相合，猜測有可能是《卍大

日本續藏經》本之底本。

此刻本《國書總目錄》斷為｀｀刊年不明",但第六卷尾葉左下端

有刊刻者之名｀＇柳田六左衛門、梅村彌右衛門＂，據元祿九年 (1696)

刊《增益書籍目錄大全》、元祿五年 (1692) 刊《廣益書籍目錄》等，

推定刊年在兩者之間。

（四）比叡山求法寺南溪藏本《倭漢合注勝鬘經疏義私鈔》 2

朋 6 卷

《國書總目錄》輯錄貞享三年 (1686) 刊刻的吉祥院南溪藏本，

1992 年筆者到比叡山探査吉祥院，意外發現該處並無南溪藏。據叡

山學院武覺超教授指點，南溪藏幾經聚散離合，目前貞享三年明空

鈔皮藏在他所在的求法院云云。

數天後再訪比叡山，武覺超先生出秘籍供閱覽。該書為大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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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
五

圖 12: 《勝鬘經疏義合注》

（龍谷大學圖書館）

圖 13 :《倭漢合注勝鬘經疏義私鈔》

（比叡山求法寺）

裝 2 冊本，每冊收 3 卷。外題上欄雙行 4 字｀｀倭漢合注＂，下欄為｀｀勝

鬘經疏義私鈔＂；內題｀｀勝鬘經疏義私鈔 l 惟揚法雲寺僧明空述'\

其後依次題疏名、疏主、開題、經名、譯主。本文上段大字載經文，

降一字載疏文，然後小字載鈔文。卷末圓珍跋在前、叡尊跋在後，

刊記為｀｀貞享三丙寅年仲春日井上治右衛門版刻＂。

如上所述，從題名、卷次、行款、題跋、刊記等綜合判斷，目

前流行的兩種活字本均以江戶時代的刻本為底本，即《大日本佛教

全書》本依據貞享三年井上治右衛門刻本（比叡山求法寺南溪藏本），

但砍去書名中｀｀倭漢合注"4 字，且將著述形態從｀｀述''擅改為｀＇撰＂；

《卍大日本續藏經》本依據元祿年間柳田六左衛門等刻本（龍谷大學

藏本），但書名取內題｀｀勝鬘經疏義私鈔＂而捨外題｀｀勝鬘經疏義合注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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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之寫本

江戶時代的兩種刻本俱成六卷，鈔本之前加人經文與疏文，故

稱｀｀合注＂，已非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原貌。據《國書總目錄》記載，

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尚有兩種寫本傳世，其情形又如何呢？

（一）大谷大學藏本多佑鈞寫本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 1 冊 6 卷

《國書總目錄》輯錄｀｀大谷、西教寺正教藏''两種寫本。｀｀大谷＂

系｀｀大谷大學＂之略，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著錄｀＇寫本（谷大、余

大·一七O三）＂亦指同一寫本＼

筆者對此鈔本期待甚高，但調查的結果乃明治年間新寫，不免

令人失望。從行款、題跋、刊記判斷，該書以元祿年間柳田六左衛

門等刻本（龍谷大學藏本）為底本無疑。卷末叡尊跋、圓珍跋之後，

另有本多佑護跋記：

原本

明治時期年安居九旬奉

命講本經菸法隆寺男佑鈞侍座焉

使寫此書矣

本多佑謾

大意是明治十七年 (1884) 本多佑護夏安居期間，奉命在法隆寺

釋講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，其時囑兒子本多佑鈞抄寫此書。

78 現存本封面右上端詁紙有書籍編號｀｀記：內餘大號： 1703 冊： 1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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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4: 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卷尾（日本西教寺正教藏寫本）

（二）西教寺正教藏舜興寫本《勝鬘經疏義私抄》 1 冊 1 卷 79

此寫本《國書總目錄》著錄為｀｀西教寺正教藏（明歷二舜興寫一

冊）＂，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則未予著錄。

為查閱此書，筆者於 1991 年 11 月、 1994 年 10 月，兩登比叡山、

再訪西教寺，終於如願以償。外題作｀｀勝鬘經疏義私抄＂，內題｀｀勝

鬘經疏義私抄惟揚法雲寺僧明空述'\開題與本文連成一體，其間

及前後無刻本所見的疏名、疏主、經名、譯主等。本文系同一字體

抄寫，文首無｀＇經＂ ｀｀疏＂ ｀｀抄＂之類標識。

79 小野玄妙主編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，柬京：大東出版社， 1965 年，第 5 卷，第

360 頁。該寫本｀｀鈔＂皆作｀｀抄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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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書和式冊裝，共 70 葉，卷尾題｀｀勝鬘經疏義私抄一卷＂。引

人注目的是，最後兩葉附有 9 則跋記，除刻本、活字本所見的圓珍跋、

叡尊跋之外，其餘 7 則不見諸本，堪稱珍貴資料。

綜合 9 則跋記，圓仁於開成五年 (840) 夏季在五臺山抄得此本，

日本貞觀十三年 (871) 圓珍撰寫跋文時收藏在三井寺，長久三年

(1042) 四天王寺權少僧都齋祇抄寫之後流出秘閣。進人中世，從建

長七年 (1255) 到延元五年 (1340) 經數度傳抄與校訂，至江戶時代

前期的明歷二年(1656) 觀音寺舜興（生卒不詳）參酌諸本繕寫一本，

即為今日西教寺正教藏本。

綜上所述，圓仁在唐傳寫之本，據《人唐新求聖教目錄》為｀｀一

卷＂，《東域傳燈目錄》《釋教諸師製作目錄》《諸宗章疏錄》等也均

著錄為｀｀一卷＂，西教寺正教藏舜興寫本為現存諸本中唯一的｀｀一卷＂

本，因此最接近原貌。

江戶時代隨著聖德太子信仰的庶民化，被視為｀｀日域面目＂之書

的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受到重視，書賈們抓住這一時機，按照當時

的閱讀習慣及社會需求，在明空鈔中插人聖德太子的《勝鬘經義疏》

及求那跋陀羅譯《勝鬘經》，將卷次從｀｀一卷＂擴充為｀｀六卷＂，創造

一個｀｀倭漢合注＂的新本，在《勝鬘經》東亞傳播史上再添佳話。

九、結語

在古代東亞諸國，漢譯佛教得以跨越時空而廣泛流播，一方面

得益於漢字克服語言的障礙，成為授受文化的通用媒體；另一方面

依賴僧侶往來海途，促進了書籍的流通。

聖德太子撰著的｀｀三經義疏＂，可以說是｀｀書籍之路＂在日本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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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第一批碩果。《 H本書紀》記聖德太子學問師承：｀｀習內教於高

麗僧惠慈，學外典於博士覺弼，並悉達矣。＂不僅如此，他在製疏

時徵引的中國南朝諸師的著作，大多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，證明

六、七世紀之交，中國南部與朝獻半島的書籍通道，已經延伸到

了日本列島。這條間接的通道，經過聖德太子遣使入隋，直接通往

中國，從而加快了書籍東傳的流速。

書籍作為一種文化生命體，具有強烈的遺傳和適應的再生本能。

南朝諸師的章疏經朝鮮傳人日本，並不僅僅是一種空閒地理上的移

動，經過聖德太子的咀嚼消化，衍生出｀｀三經義疏＂；《勝鬘經義疏》

由人唐僧傳人中國後，經唐僧明空的研讀注釋，又派生出《勝鬘經

疏義私鈔》。如果我們把《勝鬘經》註疏的相關著作畫成一幅樹形圖，

那將是一棵根深某茂的巨樹，每一部註疏既繼承東亞佛學的傳統，

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地方色彩，而這一切通過書籍之路統合成

有機的生命整體。

中 H書籍之路的開通和拓展，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於兩國的僧

侶。在前近代以前，尤其是隋唐時代，道璇、鑒真攜書赴H 弘法，

卻無儒士敢冒鯨波之險東渡 80; 日本的情況亦然，僧侶為人唐求法

不惜生命，儒士則屢屢辭退使臣之職。因而，攜帶書籍歸國者主要

是人唐僧，玄昉攜歸 5000 余卷經疏，大抵相當於唐代《開元藏》

的全部，另有所謂｀｀人唐八家＂的攜歸書目存世，總數以千計，足窺

僧侶對書籍傳播作出的貢獻。

80 據《新唐書·蕭穎士傳》及劉太真《送蕭穎士赴柬府序》（《新唐書》卷二0二，

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75 年，第 5768 頁。《全唐文》卷三五九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83 年，

第 4017 頁），日本欲聘蕭穎士為國師，蕭頴士｀｀辭以疾＂。詳見王勇《聖德太子時空

超越》（前揭），第 55-81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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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所說的｀｀書籍之路＂並不是單向通道，在中國書籍流播周鄰

諸國的同時，朝鮮及H本的漢文書籍也有傳人中國的，而在逆向輸出

書籍中扮演主角的也主要是僧侶。以｀｀三經義疏＂為例，協助聖德

太子製疏的惠慈，回國時將《法華義疏》帶到高句麗；誡明（戒明）

和得清（德清）把《法華義疏》《勝鬘經義疏》傳入中國，同時將《釋

摩訶衍論》《大毗廬遮那成道經義釋》等攜歸日本；開成三年 (838)

人唐的圓載，將《法華義疏》施人天台山國清寺，事見天台僧維鶓遞

呈台州刺史的《維鶓牒狀》 81 。

從｀｀三經義疏＂的成書經緯及流播海外的過程，似乎可以得出

這樣的結論：東亞諸國的漢文書籍，大多是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誕

生的，離開文化交流來探討某部書籍的意義和價值，不免有視野偏

窄之嫌；書籍之路既是文化輸出之路，又是文化引進之路；因而，

書籍作為文化載體的完整意義，不僅在於繼承和吸收了什麼，還在

於輸出和再生了什麼。

81 此《維鶓牒狀》署｀｀開成五年 (840) 八月十三日＂，全文見王勇、大庭修主編《中

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9 典籍卷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 1996 年 12 月版，第 220 頁。


